
葡萄園裡的老工人，用愛當肥料，

灌溉出一株株豐碩的果實。

就如同扈伯爾神父全心全力的付出，

才有今日輔大生科系的枝繁葉茂。

撰文︱江漢聲  圖片提供︱輔仁大學生命科學系‧郭育綺主任

生科葡萄園的老工人

神父傳奇

忱及偉大情操，因此台大、師大、國防、

中研院的一流學者都前來輔大幫忙兼課。

由於學校經費不足，扈神父不斷地

向親朋好友募捐，每天早上四點即起床打

寫募款信函，二十年如一日，使得輔大生

物系早期就擁有許多最新的科技研究設

備，包括一百多台顯微鏡、相位差、偏光

和螢光顯微鏡，甚至有掃描式和穿透式的

電子顯微鏡。來自於扈神父的親友、歐洲

各國老先生老太太的愛心，集腋成裘，也

讓輔大生物系甫創系即體質優良，得到各

方肯定，師生學術研究蔚為風氣。

嚴師出高徒，桃李滿天下

　　

「扈神父在課堂上對同學的要求非常

嚴厲。罵人的話有時很難聽，包括『你不

要念書了，回家種地去！』『挖個洞，把

你埋了吧！』耐不住的時候，還會踹腳搥

胸地叫：『快點！快點！急死我了！』

『Quick！Quick！Time is Money！』在學

辛苦奔波，創辦生物系

「以稍不靈光的腳與我們一起上山

下海採集，足跡遍布台灣與外島。就像

是一位慈祥的父親帶著一群兒女，總是

歌聲語笑聲不斷，他真的是我們永遠懷

念的『father』。」── 楊美桂教授

1963年10月，扈伯爾神父（Father 

Huber, 1912.1.21-1994.8.17）帶著親友捐

贈的鉅款，向西德蔡司和萊氏公司購買

數十台名貴的顯微鏡，來到了台灣。當

他踏入新莊輔仁大學的校地，只見一片

泥濘大地上僅有外語大樓和男生第一宿

舍，於是他將這些貴重儀器暫時存放在

男生宿舍二樓，並以此作為臨時辦公

室，展開輔大生物系的各項建系工作。

1964年，生物系招收聯考甲組四十

名學生；隔年，完成一幢三層樓的系

館。扈神父到台灣各大學去瞭解教育方

針，大家感受到這位外國神父的教學熱

業上，他不但恨鐵不成剛，而且還擔心學

生沒有念好書，對不起家長辛苦賺錢所繳

的學費。期末考過了，他又開始擔心學生

學業不及格，到處向其他老師求情，請他

們慈悲地放學生一馬。愛的教育，鐵的紀

律，大概就是如此吧。」 ──學生感言

扈神父常對剛考上輔大生物系的學生

說：「不要氣餒，你們雖非以第一志願考

進輔大生物系，但將來你們在國外留學的

成就，會是一流的！」的確，他像是輔大

生科系葡萄園的老工人，沒有他的辛勤耕

耘，又將如何種出結實纍纍的好葡萄呢？

四十多年來，生物系改名為生科系，

並且成立碩、博士班，每年造就不少學術

界和產業界的人才；到目前為止共有十三

位畢業生成為輔大傑出校友，更有無數傑

出研究者在國內外研究機構工作。每一個

人談起這位恩師扈伯爾神父，總是充滿飲

水思源之情，因為扈神父是他們永遠懷念

的 father。

克服困難，勤奮苦學

　　

扈神父的嚴厲是出了名，他的嚴厲有

一部分來自於對學術的認真和執著。事實

上，扈神父在中國十一年的傳教歲月，曾

經歷了中日抗戰、土共作亂的劫難，深深

體驗到在新世代中，神職人員只懂神學、

哲學是不夠的，應該趁著年輕多學新的東

西，才能跟得上時代；以新的知識技術來

教育下一代，才是入世傳福音、做見證的

方法。於是，他在大陸淪陷後，並沒有回

家鄉奧地利，而是直飛美國，進入華盛頓

天主教大學主修生物學，這時他已經

三十七歲了。根據他的描述，我們可以體

會到他苦讀成功的心路歷程。

「我必須格外的用功，即使是在聖誕

節及年假，同學們外出度假，我大都放棄

讓自己輕鬆一下的機會，仍留在學校工作

到深夜，只有主日時我才外出，被派往較

遠的堂區做彌撒，以取得少許奉獻金，作

為我實驗室的教材費用。我總是日以繼夜

勤奮地工作實驗，每當同學們度假回來

時，沒有實驗報告可交，那些被我丟棄不

滿意的顯微切片，同學們都爭先拾撿以為

應急，並視如珍寶。他們考及格，而我總

是滿分，班上同學都視我為神父同學，實

則我是救苦救難，可臨時抱佛腳的老大，

甚得同學們的喜愛與尊重。就這樣努力認

真之下，於兩年之內取得了碩士學位。」

──扈神父自述

拿到碩士學位後，扈神父奉派到非

洲國立大學任教九年，1961年，他再次入

學，並在1963年以最優成績通過維也納大

學的博士學位考試。所以在來台灣以前，

他已親身經歷了嚴格的生物科學教學研究

訓練，用以傳承輔大生科系。

珍惜資源，影響深遠

　　

另一方面，他的嚴格是因為出身貧

困，對於資源特別珍惜。他常說他生在一

個子女眾多的家庭，看見父母日夜勤勞地

工作，所以自己的生活很簡樸，一套西裝

四季都穿，內衣褲破了再補，從來都捨不

得買雙真皮皮鞋，總是穿著合成皮的鞋

子；如果買了兩雙，逢人就高興地說他有

新皮鞋了。自己從不花費金錢，唯獨對學

生們的邀宴聚餐，他才肯花錢。他說：

「學生們的家長夠辛苦了，不可以要他們

再花錢。」因此，他博得學生們的敬愛與

喝采。

扈伯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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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每天早晚查看冷氣機的開關和實驗

室的門戶、電子顯微鏡的充電保養⋯⋯

等。他笑說：「我做這個老工人最稱職

了。」就這樣，他每天看管門戶開鎖，照

顧他飼養的寵物──雞、鴨、鵝──這些

小生命對他的依賴有增無減，慰藉他一顆

失落的心。

就在他從奧國返校短短的三個月期

間，在一次晨間彌撒祭典中，他突然中

風，造成右手和右腿不遂，經醫生急救，

因腦出血傷害到語言神經，不能說話，只

能說少許母語。經 過了半年多的治療，依

然不能行動及說話，他失望了，他在聖堂

內痛哭失聲，請求天主指引迷津，他不願

再讓大家受累，決定返回故鄉奧地利教

會，在他入會的修會頤養天年。臨行前他

亂，扈神父會講德語、中國話，歷經日本

人、土共的多次劫難才能化險為夷。他能

從日軍營裡救出被監禁的中國人、能當土

共的「班長」，也曾在大陸鄉區開診所，

甚至被中共三次公開審判，這些大概都是

靠著他的語言天才和機智吧！而這從他記

同學名字的方式便可看出。

「扈伯爾神父喜歡以姓來記住每位同

學，當時班上有七位姓王的學生，所以每

次點名 Mr.王，就會有七隻手舉起來，為

了解決此問題，扈伯爾神父想到了一套區

別的方法，那就是『王老大、王老二⋯⋯

王老七』，所以常常有人被點名叫王老

五』了。此外，聰明的扈伯爾神父也會以

自己的邏輯來記住學生名字，例如你的名

字叫玲玲，扈伯爾神父就以『Double』來

記住你。」──學生感言

就這樣，年復一年，二十多個寒

暑，送出二十多屆畢業生成為台灣生科界

的菁英，在結實纍纍的葡萄園中，辛勤的

工人也一天天老邁，終於來到退休的年

齡。1978年，中國生物學會頒贈給扈神父

一面「春風化雨」獎牌，感謝他對生物學

術的研究和貢獻。1981年，正逢扈神父

七十歲誕辰，也正是教育部規定的退休年

限。他尊重教育部退休制度，為系務做了

妥善安排，讓第一屆畢業系友劉寶瑋和王

重雄分別擔任系主任和生科所所長職位。

退而不休，永不寂寞　　

扈神父帶著疲憊的身軀返回故鄉維

也納，休假一年。誰知半年不到，強烈的

責任心讓他無法釋念，最後還是決定回

來。他要退而不休地為系上做點小事情，

正因如此，他對貧困學生的愛，不

僅啟發他們日後力爭上游，更造就許多傑

出校友。其中有一些在美國從生物轉行進

入醫療，成為輔大畢業校友中的醫學人

才；他們在美國重新苦讀醫學院，也許就

是扈神父苦學成功的再版故事。目前是輔

大籌備附設醫院的靈魂人物，也是美國舊

金山知名的婦科名醫范淵達，當年在輔大

生物系工讀當電話接線生，到美國後在旅

館打工，進入路易士安那醫學院；一路走

來，深受扈伯爾神父的照顧和啟發，是許

多輔大生科系畢業生成功的例子之一。

「在生活上，他對學生總是付出關懷

與奉獻。不准學生穿牛仔褲，因為他的學

生都應該是紳士和淑女。嚴格要求學生愛

護儀器，是希望能讓更多學生使用。討厭

學生遲到，因為那是對老師不尊敬的表

現。每天早上在一樓走廊前，望著東來一

個西來一個的學生，他都熱烈打著招呼

『G o o d  M o r n i n g！M i s s  X！G o o d 

Morning！Mr.Y！』看著同學認真到校，

他一臉愉快的表情，好像有無限的安

慰。」──學生感言

靈活應變，聰明教學

這是學生們對扈神父最鮮明的一個

印象──又親切又嚴厲。來自奧地利維也

納的鄉下，他有著典型的德奧傳統固執，

學生們怕上他的德語課，但也很習慣聽他

罵人。在輔大，外籍神父、修女要教大學

生他們的本國語，自己又要學國語來教學

和認識每一位學生，其實是很辛苦，且又

要有一點天分。扈神父在二十六歲晉鐸，

隔年就到中國傳教，只在山東學了七個月

的國語就開始傳教了，當時中國兵荒馬

立下了遺囑，把他募得的儀器款項，尚未

動用的新台幣三百萬元，全數留給生物

系。1984年，扈神父坐輪椅，依依不捨，

淚灑機場，還諄諄不誨地叮嚀大家好好照

顧生物系，在場送行的師生和聖言會的神

父們都感傷得說不出話來。

扈神父終老於維也納的聖言總會，

安葬於果園內側的墓園。生前，他的愛徒

龐紀淑貞曾推著輪椅帶他來看過這裡，他

指著墓地說：「這裡就是我的家，內心雖

然悽涼，但是並不寂寞。」是的，扈神父

永遠不會寂寞的！在全世界各地，都有輔

大生科系的畢業校友們懷念、感激著他。

參考資料

龐紀淑貞，〈扈伯爾神父生平小史〉。

親切又嚴厲的扈神父，是學生們「永遠的父親」。照片中排手持「亞軍」旗幟者即為扈神父


